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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尊臨入涅槃前，作最後遊化，再次苦口婆心的遺教弟子們：『汝等當知我以此法
自身作證,成最正覺,謂:四念處(等三十七道品)…我所說法，內外已訖，沒有分別，…..同一師受，同一水乳，汝等宜當於此法 (三十七道品) 和同敬順，勿生諍訟…如有修行此法者 則我真弟子、第一學者。見《長阿含.遊行經/ 大般涅槃經》』;『….所謂四大教法者, 依法不依人。』;『…要以四念處為自依洲、法依洲…。』 

世尊此等遺教,似乎已在暗示他老人家入滅後, 教內將會有爭執、分裂。
何謂多聞? 何謂說法師? 『…若聞色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,是名多聞; …..若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說厭、離欲、滅盡,是名說法師。見《雜阿含25&29經》』 

真正的Open-minded 似乎並不在多聞和廣學於 阿含、般若、中觀、唯識、真常等佛學思想, 也不是有能力引經據典, 而是要正直、勇敢地認清佛教思想史的流變, 以及對正法律的追尋和實證。
出於對「弘法」意義與佛教走向的關懷, 我今膽大、誠摯地將這十多年來在美國中國佛寺學佛之心路感言、以及近二年來在中國佛寺弘法組當義工、同時近三年來參學南傳佛法的心得筆記下來, 呈請佛弟子們明鑒, 如有無知冒犯之處, 請佛弟子們包容和原諒。
隨著資訊的發達, 約自1870年, 英國、丹麥、德國學者聯合翻譯巴利聖典, 並於1881年在倫敦創立「巴利聖典協會」之後, 日本學者開始認識到原始佛教之重要性, 而深入研究 (日本佛教過去一向承受於中國佛教), 而中國學者也跟著恍然大悟。 如今, 國際性的佛學研究文獻, 巴利文、英文、日文等, 以及南傳(上座分別系)佛教所一直承襲佛陀親自教導的四念處等三十七道品修行法門, 已重新被確認, 『國際學者尤其重視南傳聖典』。 或許, 誠如日人 中村元先, 在其《原始佛教》一書所說的, 『現在的佛教如果經過批判和反省, 而變得精鍊些, 將會以嶄新的姿態, 召喚明日的世界吧。』 今後, 佛弟子們在弘法的實義和方向上, 是否應該參考中、外學者所作的歷史考證&學術研究文獻, 正視二千五百年來佛學、佛教思想之錯綜複雜的流變史實, 追溯和正確的認識原始佛法的本質, 作適當、客觀的省思和調整呢？ 下面幾項, 是我之拙見。
一、 佛弟子研究《佛教思想史》的態度
1. 應超越宗教情操、排除先入為主的觀念, 以國際性的胸懷, 參考&正視中、外學者的考證著作, 相信他們對南傳佛教、巴利聖典都有某種程度的研究和客觀看
法; 同時, 他們對中國菩薩、大乘經典的興起, 也有不同的推察。
2. 對中國大乘經典的背景和內涵, 我們是否應該卸下傳統的包袱, 不礙於世情、不迷信於權威的 多加入一些理性的思考？ 當年天台、華嚴的宗師們, 不都是一流的大思辯、宗教家嗎？ 卻也誤導了一千五百多年來無數熱誠的信眾啊! 『大、小乘的對立,是佛教的不幸!』 已是當今研讀〈思想史〉和〈阿含〉的學者們所共識的囉!

3. 真正的Open-minded 似乎並不在多聞和廣學於 阿含、般若、中觀、唯識、真常等 佛學思想, 也不是有能力引經據典, 而是要正直、勇敢地認清佛教思想史的流變, 以及對正法律的追尋和實證; 再說, 聞慧和思慧如果沒有與修慧平衡發展的話, 可能展現一種學者的格調, 僅落偏在哲理的思辯上而已。 聞、思、修慧三者平衡的話, 聞慧和思慧上會比較親切、精準、真實, 而不致於斷章取義、儱侗含糊、或人云亦云、積非成是的觀念導向。
二、佛弟子研讀《阿含經》理應忠於它的教示和契入其修行解脫層面
1. 《長阿含.遊行經/ 大般涅槃經》 佛陀臨入涅槃前最後遊化，再次苦口婆心的
遺教弟子們： 『汝等當知我以此法自身作證,成最正覺,謂:四念處(等三
十七道品)…我所說法，內外已訖，沒有分別，…..同一師受，同一水乳，汝等宜當於此法 (三十七道品) 和同敬順，勿生諍訟…如有修行此法者 則我真弟子、第一學者。』; 『…要以四念處為自依洲、法依洲…。』; 『….所謂四大教法者, 依法不依人。』…佛陀此等遺教, 似乎已在暗示他老人家入滅後, 教內將會有爭執、分裂。 
後代的聰明佛弟子們, 一方面相信佛陀有圓滿的智慧和神通力, 卻又一方面表現得比佛陀更世故、更聰明, 不但不遵循佛陀的遺教, 還爭執、批判個不停, 還抑貶佛陀和其聲聞聖弟子所修行的解脫涅槃道是小乘教!!

2. 我們倡言要回歸佛陀本懷, 理應深入了解《阿含經》和 「三十七道品」。
   佛陀是以 四念處 等三十七道品 自身作證, 成最正覺的。
佛學和學佛已經這么不容易了，為什么我們這一代的 'innocent'，還要被 '激勵' 發時間、精神去背負二千年前大小乘佛教爭議的包袱, 而增加迷惑呢？ 我們不該放棄二千年來沈重的包袱嗎？ 我們不能被鼓勵只學習《阿含經》，和「三十七道品」就好嗎？
《雜阿含404經》 佛在申恕林告示弟子:『我所覺知的法, 如大林中的樹葉那麼多, 但我所定說的法, 就如我手中的這把樹葉, 因為它們是法義饒義、法饒義、梵行饒義、明、慧、正覺、向於涅槃; 而我未說的法, 是非法義饒義、非法饒義、非梵行饒義、非明、非慧、非正覺、非向於涅槃。是故,汝等當於四聖諦學無間等….。』
3. 大乘、小乘的見諍、排斥不都是部派佛教的延伸嗎? 當年的部派佛教與政治是
有相當關係的。 比如: 「一切有部」是貴霜王朝國王的支持者, 迦旃延尼子的
徒眾們, 為了排斥異己, (傳說在國王的支持下)於是以《發智論》為根本&引用其他的六部論 (稱為一身六足論), 同時也採取各家的言論, 最後編成《大毗婆沙論》, 後代學者稱之為"大部頭論書" (它也是成實、俱舍、唯識等大乘論典的源頭); 又,「大眾部」(大乘發展的支持者) 的論藏後來也採用一種據說是迦旃延所作的「毗勒」 論法,「這種論法非常廣泛, 會使議論無盡」; 後來「空門」 的「一切法空」、「中觀」的「八不說」, 乃至「以心傳心,教外別傳」、「密秘乘」 等思想派系, 都越向哲學思辯、行為矯異(比如,體證無我的聖者,會為了一件衣缽而竄逃嗎? 會舟載萬金沉江嗎? 會覆船而逝嗎?)、或形而上學、玄祕的領域了, 而脫離《雜阿含經》之端正、純樸的本質和中心要義了。 

《雜阿含346經》, 佛告申須:『不問汝知不知, 且自先知法智(如實知苦、苦集聖諦), 後知涅槃(如實證苦滅聖諦)。』
4. 北傳對四念處、八正道等三十七道品的解釋似乎不貼切, 沒有契入《雜阿含經》的修行解脫層面。 如果把「正念」解釋為 「正確的念頭; 佛法的道理; 注意力……等」或把「四念處」解釋為「觀身不淨, 觀受是苦, 觀心無常, 觀法無」都嫌不準確、含糊的。

  四念處的正念, 是一種Mental / Observing Power (覺觀/照力), 是慧的Tool, 是用來洞晰真相的。 以修行解脫層面來說, 正念的內涵(Components)包括:


a. Alert ness (清醒 / 專注力)  

b. Awareness (覺觀力)  

c. Aiming / Initial Application / Synchronization (尋)  

d. Penetrating / Sustained Application (伺) 

e. Present moment / No thinking / No expectation (當下)

f. Beyond Concepts (直觀 / 現觀 / 超越觀念)

g. Softness / physical & mental (柔軟性)

h. 遠離貪、瞋、癡的心



a + e = Momentary Concentration (剎那定)
Momentary Concentration (剎那定) + b = Bare Awareness (如實觀)
正念 ( Mindfulness) + 心一境性 (Single-Pointed) → 建立禪支
「剎那定」之定義是: 洞晰身心剎那生滅的觀照定力。 「四禪」, 如果沒有四念處的智慧內觀定力--剎那定, 不能稱為正定; 以修行解脫來說, 不管近行定或安止定, 都要具備剎那定的Quality(質量)。
B. 四念處包含戒、定、慧 ,貫穿三十七道品 

五蘊、五蓋、六內外處、七覺支、四聖諦, 皆屬四念處之法念處。 四念處不僅是五根、五力的軸心, 用以提昇、平衡諸根、力, 同時也用來一一體驗、平衡七覺支的; 又, 四念處在收攝、保護六根方面, 是嚴謹之戒的功夫; 在遠離五欲、五蓋、念念在茲當下身心一切活動方面, 是定的功夫; 在如實現觀、正知當下身心一切生滅現象和體證四聖諦, 是慧的成就。 『有四念處,方能成就七覺支; 行持四念處,(即是八正道戒、定、慧的具體實踐)是走入法流--八正道的關鍵或交流道,是通往解脫的唯一道路,請多思惟、多修習。(曾銀湖)』
C. 四念處的修習, 如同層層剝芭蕉皮, 其過程簡述如下 :

  觀到 自相 (四大變化 / 身心關係 / 心之間等性) →
  觀到 共相 (身心快速生滅 相續性 / 一組法生另一組法 / 緣起性 / 三法印) →
  直觀 實相 (三法印 / 空性) →
  出世間修道位 (八正道 / 四聖諦 / 涅槃智)

D. 行四念處, 即行「中道」
正念是直接契入當下、不迎不拒、如實觀的。 行四念處, 即是直接體會、體證三法印、緣起和四聖諦。 所謂「緣起中道」是要如實知、如實斷、如實證緣起的苦集與苦滅的。 修習四念處到一個程度時, 對於在「觸」處斷十二緣起或在
「受」處斷十二緣起, 會有較深刻的體會。 而苦滅的四念處禪觀, 在進入現觀的階段時, 一切法的觀念都要捨掉的。 所以, 四念處本身已經包含了「中觀」, 而且是直入「中觀」。 
 E.『希望清淨正直的僧伽, 藉著四念處的實踐, 親自體驗正法律的寶貴, 進
 而促使正法律能在台灣乃至中原漢土(等其他地方)流傳教化, 永為出苦飛
 航的軌跡。 (曾銀湖)』
三、解脫道和菩薩道


1. 最近看了日人 水野弘元先生的《印度的佛教》和一篇筆名 霍韜晦 的文章, 以及幾位台灣年輕學者的著作, 他們對於"本生菩薩"和"大乘菩薩", 以及佛的多數性、32相、80種好等 觀點, 皆以神化&感情信仰的演變來看待的。 

2. 理解 解脫道和菩薩道, 應該從二千年來印度、中國、大乘、小乘諍議的泥沼中跳脫出來, 若以「北傳大乘」的「菩薩道」角度來斷論 解脫道和菩薩道之定義, 似乎不準確, 為什麼一定要把 解脫道和菩薩道截然的分開來對立著呢？ 既然佛陀和其聲聞聖弟子們都不消極、有慈悲心, 那麼行解脫道是消極嗎？ 消極、積極是對立法, 時代和各人的標準不同的! 當下、當生即行解脫道&菩薩道不是更積極嗎？ 等到解脫入涅槃後, 不就是「梵行已立,不受後有」了嗎？ 這看來好像很簡單的事, 怎麼後來卻演變得很複雜。 為什麼在我讀過的《阿含經》文裡, 不見佛說過「菩薩」, 也感覺不出有一個「菩薩道」可以從解脫道裡獨立分出來的 ? 從《阿含經》來看, 佛陀正覺了緣起後,『他弘法創教只有一個目的, 
就是要引導眾生超越生死大海,徹底解脫。〈黃家樹等〉』
3. 如果能研讀南傳的經、論, 比如: 南傳尼柯耶、南方七論、清淨道論、攝阿毗達摩義論, 和禪師們的開示錄等, 同時親身體驗南傳的四念處修行方法, 這樣, 對"解脫道"和"菩薩道"的定論或許會比較公正、客觀些。 (不久前, 有一位台大哲學研究所畢業的年輕台灣比丘告訴我說, 北方七論, 即一切有部的七論不是佛法! 或許, 也有人說, 南方七論也非純正的佛法; 但是, 我們卻都在徬徨、無辜地追尋佛法的主幹, 而非枝末啊! ) 
4. 體證無我(涅槃)的解脫道心, 定力、觀慧具足, 其慈悲利他的Quality, 應當不是我等凡夫可以度量的吧？ 定慧具足的慈悲心, 與宗教師的慈善、傳教士的熱情、世俗的人情, 應該是不同的吧？ 

有位南傳禪師被邀請來一中國佛寺主持一個二十年的空前禪七, 這位禪師每天晚上花約一個小時, 教授學生發射慈悲心給一切眾生, 但是大多數的學生發不出來(包括我自己), 我感嘆我們的"四宏誓願"平時朗朗在口的, 此時卻是空有慈悲心而沒有慈悲的感覺! 

泰僧 阿羌查在他的「你的內在什麼也沒有」 一文, 平淡慈切的結尾 :

   有一艘可以到達彼岸的船,為什麼你們不跳上去呢?抑或, 你們比較喜歡泥濘,我隨時都可以划走, 但我還在等著你們呢!

    

    然而, 我們都喜愛搭乘豪華大客船, 一站站遊覽, 上上下下, 或在客艙內呆膩了, 就站到船頭上去迎風幢景、壯懷一番, 或站到船尾去捕捉夕陽、浪花。 我們似乎都已陷入了這樣的生活模式、情緒和觀念了。
5. 為什么當今有創見、有影響力的法師、大德們不導正目前佛教界過於浮華的
門面和高調的理論呢？「聲聞」和「阿羅漢」的觀念被曲解、誤導，造成「大乘」過於偏向「廣結善緣」的「菩薩道」，「菩薩道」幾乎被Abused了。 

試想, 如果佛陀首要展現的是「廣結善緣」的「菩薩道」, 何以他出宮遊行看到眾生的貧苦以後, 他不以王子或國王的權力、能力、財富來大行慈悲布施呢？ 而卻是捨棄了權力、財富、妻子, 去忍苦修行、學禪定、智慧呢？
『如果我們真的愛護自己, 真的愛護別人, 我們應當為自己的解脫而努力, 因為只有如此, 我們才能真正的引導他人至解脫。(尋法比丘)』 

6. 現代人欲望強盛，內心空虛，一直向外追求、造作，應該鼓勵趨向解脫，不
能再多鼓勵「廣結善緣」了吧？ 在缺乏實質的解脫能力之下，於是更倡「菩
薩道」，或是一面倒向「唸佛法門」了。 有一老法師從小出家, 歡喜開講《大乘起信論》，但他卻還是以「唸佛法門」為歸向的; 有人偏愛「中觀」思想、也有人說「禪宗」的義理是中國佛教最高的，但他們的最終歸依處, 卻似乎都還寄託在唸佛往生淨土上。 「唸佛法門」看來是已傾向神化的宗教體驗上去了？
與《雜阿含》的「念佛」實義背道而馳了(見雜141 / 549 / 972.等)。 

我們傲稱是「菩薩」行者, 宏願利他, 可是卻不精進修習定、慧, 無法自利, 最後還要依靠 菩薩力(神力) 接引到「西方極樂世界」去學習多少劫, 這似乎是很矛盾的觀念？
「世尊說正法律,現見法,離諸熾燃,不待時節通達涅槃,即自身觀察緣自覺知。(四念處 /曾銀湖 編譯)」
7. 『禪定的細節, 對於現代的淨土信眾 (或說大部分的佛教徒) 是相當陌生的, 甚至不想去了解….(希爾伯列克)』沒有禪定的基礎, 觀慧 (如實知、如實證三法印、四聖諦) 更不用說了。 『禪修非常重要的一點,就是通過禪修可以幫助我們親身體驗佛法,有些人雖然認識很多佛理,知道很多佛教的知識,但他們從未經驗過真正的佛法,原因就是他們沒有去禪修; 禪修是,去了解內心、開展內心、和解脫內心。(葛榮)』
8. 「六度波羅蜜是大乘菩薩之特色」之說詞, 似乎是極為偏頗、不實、先入為主的一種觀念導向。 我個人認為目前的北傳, 似乎極少有行解脫道興趣的, 也缺乏行六度波羅蜜的實質 (請 師父們原諒弟子的冒犯) ; 然而, 就我所接觸的南傳僧團, 他們雖不標榜行六度波羅蜜, 但是, 這六度卻行得很均衡、落實呢! 而且, 他們是站在解脫道上行六度波羅蜜的。 南傳國家因物質生活貧乏, 財施方面的量比不上北傳廣大, 但他們也非常重視行布施的。 比如, 我去過馬來西亞一南傳道場, 一位師父幾乎每天開示行布施; 我又去過緬甸三個南傳道場, 他們全年365天開放禪修, 不收費用, 禪師們定期給學生Interview, 有一道場, 每年暑假招收數百個孩子, 教授他們佛學課程。 在政治、經濟這麼貧困的國家, 以不同的方式行財施、法施、無畏施(平等施)等, 一樣讓人感動的!

四、聲聞、佛、阿羅漢 

1. 從漢譯《雜阿含》75等經來看, 佛所以稱之為「佛」, 是因為自悟者唯佛一人, 而經佛授而悟者稱之為「聲聞」, 所有解脫聖者--佛、聲聞, 都是「阿羅漢(應供者)」。「聲聞」的意思,『就是認真聆聽佛陀的原音,因為佛陀時代沒有紙筆,沒有文字記錄,不仔細聽聞、不用心記誦佛經,法義如何傳下來呢! 聲聞,是以聽聞佛陀親口說法的聲音為準,不以後世的文字遊戲為準。』
(希爾伯列克先生在其《史念原始佛法》一書中, 對聲聞、佛、阿羅漢的解釋較為合理。)
2. 『阿羅漢: 有信解脫阿羅漢、慧解脫阿羅漢、俱解脫阿羅漢和三明者、六通者、大漏盡者解脫阿羅漢,他們同樣是解脫聖者,與佛的解脫證悟內涵(質)沒有不同的,但就度化眾生能力、十力(神通力)來說, 從我們凡夫眼光來看佛陀是「勝」於阿羅漢。(莊春江)』(關於慧解脫阿羅漢可參讀《雜阿含》42,710,1027經)
五、教材的選用&弘法者的素質 

1. 我曾參加一佛學班, 他們使用「美國NJ 印順導師基金會」倡印的《學佛三要》
節錄本為教材, 我覺得這本書的一些內容, 多少會造成misleading的遺憾, 因為印順導師佛學淵博, 堪稱現代佛學泰斗, 也由於導師的巨大影響力, 難免讓後學者對他著作中的某些引述和觀點, 給以斷章取義、或誤解、或拿來當標準而深信不疑, 比如, P.36的一段文:『….菩薩是佛的嫡子，繼承了佛陀的高貴而純正的血統;聲聞呢，他雖也依佛口生，從法化生，而不免羼入了卑賤的血統。這种卑賤的傳統不是別的，是釋尊適應印度當時的隱遁与苦行的獨善心行….所以《華嚴經》中比喻二乘為從佛背而生….』等。 我認為, 怎麼可以拿二千五百多年前的聲聞和其幾百年、千年後的「菩薩」，兩者不同的生活環境、社會背景來比較，而肯定的批判誰是長者的大夫人子、誰是婢子呢 ? 這樣的批判似乎很不仁慈、很讓人心酸的呢!! 


再如, 有一堂「聞慧」的課, 主講法師, 發給大家的Handout之結語是:『a.三乘共慧:多聞博學而能契應「三法印」,對自己了生死,斷煩惱,得涅槃; b.大乘不共慧: 契應「一實相印」,緣起性空,了知人人都在緣起羅網中,自度度人,菩薩行願,成就佛果。』 「三法印」與「一實相印」是一樣的東西, 都是對「涅槃」的一種語言文字上的形容、描述而已;「空」也是觀念來的, 一切法皆由(我的)觀念來的! 體證了無我, 理當沒有一切法的觀念了。 真正體證無我(涅槃)的聖者還會有法執嗎？ 苦滅的四念處禪觀, 在進入現觀(慧觀)的階段時, 一切法的觀念都要捨掉的!

何謂多聞? 何謂說法師? 『…若聞色生厭、離欲、滅盡、寂靜法,是名多聞; …..若於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識說厭、離欲、滅盡,是名說法師。《雜阿含25&29經》』
2. 弘法者即使不懂巴利文, 也應該參讀英譯《阿含經》, 我相信漢譯與巴利和英譯多少有誤差, 因為:『佛教在長期的發展中,均已或多或少加入了歷代宗師們的思想,以及加入各時代、各地區環境的特殊成份』, 加上譯經上語言的隔閡 (安世高、支婁迦籤、康僧會等中國譯經傳教師, 都非直接來自印度 )、由梵文轉成華文體制上的不同….等等流變, 錯綜複雜! 《阿含》(《尼柯耶》)是早期部派、大乘各宗&小乘 經論發展的母胎、源頭。 尤其《雜阿含》(《相應尼柯耶》) 的相應修多羅部份, 是佛陀入滅三月後的結夏安居期, 由佛陀的五百位大阿羅漢弟子所公開舉行的 第一次結集 所完成的聖典, 因此被國際學術界公認為最純樸、最勝義的根本聖典或原始聖典。
尤其很重要的一點, 弘法者應該深入修習和體証世尊所親自教導的四念處等三十七道品, 否則思慧不貼切、止觀內涵不清楚!!  ( 我個人認為「天台止觀」是從四念處的安那般那演變來的, 卻似乎傾向觀少定多, 有位四念處禪師說, 極少數有慧根的人才會從安那般那的深定裏轉入慧觀的; 修習四念處到一個程度時, 相信也會對中國禪和密教大手印有某些感想的。)

六、結語


約三年前, 因母親病變, 住進台南成大醫院, 我便去成大護理系旁聽 趙可式博士的「安寧療護」課。 課堂上的學生, 大都是醫生護士來的, 有少數的宗教人
士。 趙博士把第一排學生叫出去, 各別在他們耳邊悄悄地說了一句相同的話, 然後讓他們回坐向後面的同學, 一個傳一個, 在耳邊悄悄轉訴趙博士的這句話, 

直到最後一個。 趙博士要最後一排同學站起來, 大聲報告他們所最後聽來的
話。 原先趙博士所告訴第一排同學的話大概是 : 「昨天我去姊姊的養雞場, 拔了(多少？ )根雞毛回家做毛衣….。」 每個同學所報告的都不盡相同, 其中一個說: 「昨天我和姊姊去飛機場, 拔了(多少？ )根雞毛回家做毛衣…..」, 全班大笑。 這正是「差之毫釐, 失之千里」! 幾乎在相同的時間、空間裡, 在座的知識份子們, 對這麼一句簡單得不過的話都會傳錯, 更何況 甚深的出世間法義 流傳在二千五百年長遠、廣大的時空洪流裡呢 ! 「到飛機場去拔雞毛」有可能嗎？ 有可能! 但似乎很Idealistic, 而不Pragmatic! 

有位台灣外交官員於1999年應邀在一中國佛寺的盂蘭盆法會上致詞, 他說: 「我想介紹你們看一本書, 這本書名叫"All you have to learn is from kindergarten"， 看來我們似乎都要不斷的學習我們在幼稚園時所被教的---禮、義、廉、恥和忠、孝、仁、愛、信、義、和、平…..。」他這句話讓我非常感慨。
目前佛教界似乎愈來愈捨本逐末了, 拿著佛教的旗子, 套用政治人情, 開辦富麗堂皇的法會來跟自己教內競爭, 卻僅浮游在宗教信仰層面, 或偏向變相的基督教去了! 世尊的本懷是教導眾生拔除貪瞋癡的根, 以至徹底解脫啊! 這不是光靠廣結善緣、瞭解佛教思想史和熟讀《阿含經》就可以辦到的! 它是要落實深入止觀的!
為什麼不讓我們超越時空流變,回到原點?
為什麼不讓我們學習正念當下? 

當下--即生即滅(不生不滅)沒有過去、沒有未來,

沒有大小! 沒有南北!

為什麼不讓我們學習捨心清淨,

愛與被愛皆濾化澄清，
慈悲和智慧同時昇華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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